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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这天，冰凉的空气中夹杂着一丝清新的味道。
一阵寒风吹过，路旁的银杏叶缓缓飘落，铺成了一条金
黄色的小径，我踩在厚厚的落叶上，发出沙沙的响声。

落叶里，最不能错过的是银杏叶。以前我家楼下就
种着一排银杏树，树干笔直，树叶小巧，有风吹过，树叶
微微颤动，飒飒作响，我时常站在窗前，将目光投向它
们。每当秋风渐起、天气渐凉时，裙状的银杏叶就悄然
涂上了一圈金色花边。待秋意渐浓，花边由外而内，渐
次蔓延，银杏叶由绿变黄，先浅黄、后深黄、再金黄，最后
黄得完全透明。

百度上说，银杏是恐龙的同时代植物，被誉为活化
石，生长缓慢。难怪我家楼下那排银杏一直细细瘦瘦，
不似相邻的几棵梧桐，三两年便从细瘦的树干长成了华
荫如盖的大树。但梧桐叶有点糙，且等不及秋风，早早
便落地成泥，而银杏叶小巧精致，让人想把它捧在手上、
夹到书里。后来搬了家，那排银杏就成了我的念想，如
今秋天又到，它们一定也黄了吧？

前两天跟友人一同出行，又爱上了另一种秋叶：黄
栌。黄栌属于灌木，不像银杏那么直、那么高，而是扑棱
着向外长，张臂可拥，伸手可揽。黄栌叶圆圆的，掌心大
小，非常可爱，叶面像被涂了一层胭脂，美得羞羞答答。

同行者中一位资深摄友发现了一片黄栌，但他走得
快，前一分钟还看他在前方支三脚架，后一分钟却不见
了踪影。我们在林中呼唤，却始终不得回音，再后来打
电话，得知彼此相距仅200米远。“快来吧，这片黄栌可
漂亮了！”于是我们来回折返，探秘寻幽般两次翻越小
山，最后跟着导航才寻到了目的地。果然是一处美丽所
在！那片黄栌坐落在一片山坡上，满眼都是红绿橙黄，
像一幅多彩的油画。大家欢呼雀跃，忙不迭举起手机，
上来就是一通咔嚓。

枫叶也是秋叶的“当家花旦”。有一年在北京香山，
正赶上漫山枫叶红遍，我一路向上攀爬，眼前层林尽染，
仿佛置身画廊。枫叶像银杏叶一样，也是透明的，阳光
下尤其通透，其叶状像星星、像蝴蝶、像手掌，颜色深红、
浅红、褐红……将山林涂得鲜艳夺目。捡起飘落的枫
叶，捏住叶柄，手里就多了一朵绽放的玫瑰。枫叶曾被
我夹进书里当作书签，多年后，一次整理书籍，不知从哪
本书里掉下了几片枫叶，可惜它黄了，脆了，手一摸便支
离破碎。是什么时候被夹进书里的？那一刻我怔在当
地，愣了半天。

若论秋叶的颜值，胡杨树叶不得不提。2019年秋
天，我在西北油田塔河基地工作，离开基地前，友人陪我
去看胡杨林。驱车走在沙漠公路上，路边都是金灿灿的
胡杨，阳光透过金黄的叶片洒下来，满地跳动着金光。
路过塔里木河时，河水平缓，静水流深，倒映出岸边的金
色胡杨。

胡杨生在沙漠，沙漠干旱，胡杨叶因而生得小巧，叶
面还有一种蜡质，友人说，那是为了减少水分蒸发，可见
植物也很聪明。胡杨树下常见一些胡杨枯木，横七竖八，
虬枝错节，这也是胡杨的过人之处——极度干旱时，它会
自动脱落一部分枝干，断臂求生，以保留住树干的水分。

还有一种秋叶，非常普通，却同样美得令人心动。
前两年我随一支摄影小分队到南太行赏秋，车沿蛇形的
山路盘旋，爬到半山腰时，只见对面山上有一片耀眼的
明黄，与山顶的红叶交相辉映，美得炫目。后来我才知
道，黄的那片是白杨林，白杨树叶黄得快，落得也快，欣
赏到它要碰运气。山高林密，植物要想获得阳光，必须
使劲往高处蹿，因此山里的白杨比平原上的白杨高，也
正是它的高加之树叶的黄，使得它在茂密的丛林中格外
抢眼。虽然打翻了上帝的调色板这句话比较俗套，但那
时也想不出更好的语言来形容眼前的景象了。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一句诗：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
秋叶之静美。虽然有些伤感，但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境
界？所有的秋叶终将被立冬之后的寒风带走，那时冬天
就来了，于是又有了下一个四季轮回。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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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的一场大雪，给电网造成不小的麻
烦。

在诗人的笔下，冰雪是浪漫的化身，是童话
里唯美的梦幻世界。但对于石油电力工人而言，
风雪，意味着对电网平稳运行的考验。

在胜利油田滨海配电运维站，一群被称为
“飞手”的技术员，正操纵着无人机，在滩涂、塔
顶、水塘线路等区域巡视着，敏锐而精准地捕捉
那些难以察觉的问题。

在无人机传回的实时空中画面中，冬天的滩
涂，呈现出一种别样的宁静与壮美。随着气温下
降，河面凝结起一层薄薄的冰霜，尤其是在清晨，
阳光还未完全驱散夜幕留下的寒意时，整个滩涂
仿佛被披上了一层银白色的纱幔。远处，几只不
怕寒冷的水鸟在冰面上轻轻跳跃，偶尔发出清脆
的叫声，打破了这片刻的寂静。

湖面上，线杆的拉线长年累月被海风侵蚀，
已经变得锈迹斑斑；铁塔线路的瓷瓶也因骤降的
温度出现了裂缝。配电运维站员工回东和同事
穿戴好雨衣裤和救生服，橡皮筏载上工具，一步
一步涉水前行去更换被腐蚀的拉线。湖水漫过
大腿根，冰冷刺骨，仿佛无数根细针扎进了皮
肤。每一次呼吸，冷空气都会直冲肺部，呼出一
团团白色的雾气，瞬间消失在冷冽的风中。湖面
上漂浮着薄薄的冰，走在最前面的回东，用胸口
和膝盖撞击着冰面，冰一块块碎裂，辟出一条通
行的路。除了脚步声和冰面的轻微断裂声，几乎
听不到其他声音。水底淤泥黏滞阻塞。所有人
缓慢行进，慢慢接近浸没在水中的线杆。

被海风侵袭的电杆拉线锈蚀严重，拆除、更
换，每一个动作都熟练而果断，一气呵成。回东
深吸一口气，猛地扎进水里。混杂着水草的湖水
浑浊难辨，他瞪大眼睛，用尽全身力气固定好拉
线。随后湿淋淋地浮出水面，长长舒了口气。

拉线更换完毕，随即赶赴第二个施工地点。
铁塔矗立在荒原之上，全身包裹着一层晶莹

剔透的冰壳。在雪后的阳光下，铁塔散射着彩虹
般的炫光，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刻出的艺术品，
给寂静的滩涂平添了许多的灵动。

但它不是供人欣赏的冰雕展品。此刻的回
东，需要攀爬至铁塔最高处，去更换铁塔线路上
的瓷瓶。覆冰的铁塔难以攀爬，每一寸铁架都被
厚厚的冰层紧紧包裹。回东手握铁锤，用力敲击
着，冰层碎屑纷纷飘落，落在雪地上，发出清脆的
声响。阳光倾泻在回东身上，如包裹在阳光的浴
衣里，他的睫毛上落着闪闪的冰屑，每一下敲击
都闪烁着光芒。

“叮叮当当”一路攀登，一路敲击，广袤滩涂
飘荡着久久的回音。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责任编辑：卢恋秋 联系电话：59963228 E-mail：lulianqiu＠sinopec.com 审 校：张贺霞 版式设计：张晨朔2024.11.7 星期四4 文 学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路 9号 ●邮 编：100020 ●电 话：□总编室：59963392 □ 报刊发行：5996320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 0239号 ●印 刷：工人日报社印刷厂 ●报 价：□每月 16.50元 □零售每份 0.80元

立冬这一天，大江南北，
有些地方还停留于夏日，墙苔
青翠、满目浓绿；有些地方已
经落雪，大地素裹、屋檐染白；
更多地方，则是被浅黄淡红的
秋色所覆盖。

然而，无论南北东西，立
冬的到来都意味着草木凋零、
蛰虫休眠，万物进入休养阶
段。如《孝经纬》曰：“斗指乾，
为立冬，冬者，终也，万物皆收
藏也。”愿本期文学专题，为
您的立冬增添一份诗意与温
暖，让文字的温度驱散冬日的
寒意。 ——编者

戈壁上的槐树

落叶知秋

冰雪记

滩滩涂涂

我有一片我有一片
（（二二））

雪后黄河口雪后黄河口。。张晓龙张晓龙 摄摄

马亮亮

临近立冬，我喜欢在黄昏的光里，
沿着公寓楼旁的小路散步。

弯弯的小径，有橘色的光落在路
两旁的槐树上。风一吹，落叶如同蝴
蝶般轻盈地落在我的脚边。抬头望向
天空，槐树的叶子像是无数把小巧的
剪刀，将蓝天和白云裁剪成树叶间的
斑斓拼图。

回想起第一次遇见这些槐树的情
景，那是在 12 年前的春天。我背着行
囊，和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一
同被大巴带到了这个叫宁夏能化的地
方。走在不算宽阔的路上，从毛乌素
沙漠刮来的风几次模糊了我的视线。
透过阳光下飞扬的沙尘，我看到了远
处戈壁上矗立着的一座高耸的冷却
塔。塔下，几栋办公楼若隐若现，起重
机正伸展着长臂忙碌不已。

在化工厂初建时期的喧嚣与混乱
中，我努力寻找着一抹宁静的绿意，然
而映入眼帘的，只有公寓旁两排矮小
羸弱的槐树苗，在初春的大风中摇摇
晃晃，仿佛下一秒就会被这肆虐的风
沙卷走。

“你们一定要好好长大啊！”我在
心里默默祈祷。初来乍到的我也像是
被栽到戈壁上的一株小树苗，不知道
下一刻要面临的是狂风还是干旱。我
渴望成长，把鼓励的话也说给了小树
苗听。我感到庆幸，这片戈壁上竟然
种下了如此多的槐树。

我对槐树有着深厚的情感。家乡
的每一处，几乎都有槐树的身影。记
得高中的校园里，教学楼前便种着两
排高大的槐树。那皱皱巴巴长得并不
好看的树干，布满了岁月的印迹，写满
了沧桑。

夏天的槐树枝叶茂密，午后的阳
光透过浓密的树叶 ，落下斑驳的光
影。有时候，我会静静地坐在槐树下，
闭上眼睛，聆听蝉鸣和风声，好奇那些
已经毕业离开的孩子还会不会因为函
数题而烦恼。然而无论何时，我都看
到老槐树泰然伫立，风来听风，雨来听
雨。在一棵棵老槐树的身旁，我读懂
了选择和坚定，沉默地前行，坦然接受
生活中的风雨。

当我灿烂的笑容连同阳光下的槐
花一同被定格在毕业照上时，我挥别
老槐树，带着梦想踏上另一段旅程。
在我的心底，也长出了那样的一棵槐
树，有一片绿荫，有一季花香。当命运
的列车将我载入宁夏能化看到这些槐
树苗时，我感到自己也应该像它们一
样，能够在这里生根发芽，逐渐成长。

一年又一年，时间的车轮碾过，留
下了深深的印记，厂区的小槐树也逐渐
长大。夏日清晨，漫步在这条小径上，
清新的花香随风飘来，寻香望去，满眼
皆是盛开的槐花，洁白的花串在阳光下
闪耀着银光，分外迷人。秋日黄昏，这
些渐渐长大的槐树为我们围出一片宁
静的秘密花园，保留着夕阳的余晖，挽
留着飘逝的浮云，让行人的步伐与秋天
的第一片落叶相遇。

12年前，这里只有幼小瘦弱的槐树
苗，如今已是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曾
经荒芜的戈壁，不再寂寞；拔地而起的
现代化工厂，处处可见粗大的管道纵横
交错、圆柱形的储罐并排而立、笔直的
烟囱轻烟袅袅……

我和我的伙伴们，早已习惯这里春
天的风沙，也不再畏惧冬天的寒冷，我
们都成了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成家立
业，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下
了根。

正如这些槐树一样，我们也在宁
夏这片热土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
置 ，成为这片土地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那些璀璨的时光以及时光里拼搏
奋斗的人和事，成为我人生中最美好
的回忆。

（作者来自宁夏能化）

散散 文文

朝阳随笔朝阳随笔

王晓静

当一丝天光跳出凛冽的黑夜时，万物萧瑟的鲁北平原已
盖上一层厚厚的白雪。

“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雪了。”地球物理公司胜利分公
司SGC2101队排列班长邢义钦一边揉着眼睛，一边从停在旷
野的一辆面包车里向窗外看。

2024年元旦的一场大雪，改变了窗外的一切，今天和昨天
仿佛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史南胜北三维项目一启动，队里就把这辆车配给了邢义
钦。车的头部巨大，尾部超长。宽敞的内部结构能容下一床
棉花被、一套备用棉工服、一箱方便面、一袋火腿肠……只要
调整好驾驶座位，就能半躺下邢义钦90公斤重的大块头。

在鲁北平原施工，白天人多车多，只有夜间放炮才能获得
高品质地震资料。就是人受点罪，要戴着头灯，在野地里摸黑
工作。身为班长的邢义钦每晚上半夜开车围着40多平方公里
的排列区域巡查，下半夜睡在车里，这样方便随时处理排列故
障。

生产任务不紧张的时候，邢义钦隔三岔五回宿舍洗澡换
衣服，在干净整洁、柔软的床上躺一会儿。不睡在车里时，听
不到电台的声音，他反而睡得不怎么踏实。

邢义钦的车里放着铁锨和镐头，碰到采集设备埋置不规
范，或者被村民的羊群踩出来的情况顺手就处理了。要等排
故障的人从一个点转到故障点，需要时间，尤其是雨雪天气，
土路泥泞，荒野里有很多水洼，夜里黑，视线又不好。

这是SGC2101队的传统，党支部书记孙奎30多年来也都
是这么睡的。孙奎有一辆外观看起来几乎和邢义钦这辆一模
一样的车，但内饰差别就大了。孙奎的车只有一排座位，车厢
里搁着一张1.2米长的自制铁床。邢义钦讨要了很多回，孙奎
都没给。睡了几十年的床，有感情，谁舍得？即使退休了也得
留个念想。

“就你那大体格子，别把我床压塌了。”瞅着虎背熊腰的邢
义钦，孙奎直摇头。

井场上各种情况每天都有，设备故障、雨雪天气、大风天
气……邢义钦开着车像流动应急处理站。同样睡在野外的还
有20多个排列班长。

雪越下越厚，气温已降到零下16摄氏度。低温下的雪不
再绵软和轻盈，一层一层牢牢冻结在水库大坝上、农田里、旷
野里，也渐渐冻结在铺设好的采集设备和打好的井口上。

旷野里没有人，昨天的羊倌和羊群早已消失不见了。风
里夹着雪花，雪里藏着寒风。枯瘦的树枝互相碰撞，发出杂乱
而尖锐的咔咔声。

微信工作群里已经热火朝天地行动起来了。党支部书记
孙奎、项目经理梁晓腾正召集党员和共青团员驰援一线。他
们从施工组、经管组、后勤组、节点数据回收组……走出来，走
进白雪皑皑的野地里，用手机奥维软件搜索雪下的采集设备
和井口，然后用铁锹除去它们身上的冰雪外衣，让它们露出地
面，确保生产正常运行。

凿开冻雪，下面是冻土，冻土下才是冰冷的采集设备。一
层一层凿下去，像剥一颗洋葱。

雪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此时的邢义钦顶着风走在水库大
坝上。昨天才在这儿埋下采集设备，今天就赶上风雪。这段
路，他白天夜里都走过，他想，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找到被雪盖
住的设备。然而，当他真正站在茫茫平原上四顾的时候，就连
水库内坝的石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拿着镐头的手冻得
僵硬，脸被坝子上来势汹汹的风吹得生疼，像刀片割在身上。
他还是打开了手机奥维软件。

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响起来一阵纷繁杂乱的踏雪声。邢
义钦停下手里的活儿转过头。孙奎和梁晓腾正带着一队人浩
浩荡荡地走过来。他们眉毛上挂着白霜，额头上却冒着水
汽。“我们支援你来了”。

镐头撬雪声与风的协奏曲，或尖锐或嘹亮或沉闷，响在雪
野里，像打破寂静的一记又一记重锤。天色渐渐暗了，无数采
集设备浮出雪面，沉闷的地震炮声又响起来了，带着地心温度
的地震数据源源不断涌出大地，涌进雪夜。所有人又陆陆续
续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邢义钦钻进那辆面包车里，打开暖水壶，为吃上一碗热气
腾腾的方便面做准备。 （作者来自地球物理公司）

曲协风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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